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羊城晚报：陈晓琳广东省
三八红旗工作室成立之后，你
想做些什么？

陈晓琳：我觉得这个工
作室算是一个公益平台，也
是一个影响力平台。最近我
们 刚 制 作 了 沉 浸 式 话 剧
《1927·永远的红色》。这个
话剧很有意思，我们会给参
与的观众发道具，让你在整
个情境中去共情那段激情岁
月。未来我还希望联合更多
优秀的创作者，去做一些有
意义的事。比如我想跟同样
成立了广东省三八红旗工作
室的省公安厅刑侦局刑事技
术中心警务技术四级主任李
海燕合作，制作一部短剧。
此前，李海燕发现了一批年
轻的红军战士的遗骸，通过
DNA 比对帮他们找到了亲
人。我第一次听到这个故事
的时候就很感动，也很希望
能用艺术的方式去讲述这个
特殊的“回家”故事。

羊城晚报：我看到你的工
作室海报上有一句话：“认真
讲好中国故事，努力呈现舞台
精彩”，这是你的目标？

陈晓琳：对，我们团队基
本上没有接过什么纯商业的
活动，都是在做一些主题性强
的主旋律活动。我们整个团
队都很年轻，因为我的一大目
标就是用年轻人的方式来讲
好中国故事，用各种各样好玩
的形式来吸引年轻观众。我
们之前在梅州做过一个民族
歌剧，叫《血色三河》，我听说
有一个妈妈带着她的孩子看
了 4 次。他们过去一直生活
在三河坝旁，但他们并不清楚
三河坝战役的历史。通过这

个民族歌剧，他们了解甚至走
进了那段历史。

羊城晚报：作为母亲，你
会支持女儿未来走主持之路
吗？

陈晓琳：以后她想学什么
都可以，但我个人其实并不想
她学播音主持。因为这么多
年来，很多人对这个职业都是
有误解的，觉得好像做主持人
漂亮就行——有些人是漂亮，
但他们连 话也说清不清楚
呀！我觉得大家是不是可以
少注重点外表？就像最近刘
亦菲的《梦华录》，人人都在说
她多美多美，之前《亲爱的小
孩》里任素汐演得那么好，大
家却说“如果她不是长得那么
丑就好了”……现在我们成立
三八红旗工作室之后，也想多
鼓励女性，为她们发出正能量
的声音。

羊城晚报：一路走来，你
好像在各个领域都是“出道即
巅峰”，能不能总结一下是怎
么做到的？

陈晓琳：我觉得是自己太
幸运，比如我刚进电台的时候
就遇到了广播的黄金时期，当
时的电台主持人在听众中的
影响力不亚于现在的顶流明
星。总之，好像我一直受着文
艺的召唤，就这么一路顺顺利
利走来了。如果说有什么自
己的努力，那可能就是不管在
什么年纪，都要永远保持一种
出发的精神吧。比如每每听
到一个感动我的好故事，就会
让我产生创作的冲动，我会觉
得这是对 我工作的最好奖
赏。我觉得每个人都是如此，
任何时候只要你认定了一个
目标，就出发吧！

羊城晚报：1988 年到了广
东，你应该遇到了广播最好的
年代？

陈晓琳：没错。只要你有
想法，就都可能实现。比如后
来大家都很熟悉的电话连线，
就是我们那一代电台人首创
的。当时窦文涛也在我们台，
我记得他们那个节目组还跟南
极连线，都很有创意。回头想
想，当时一开始很不习惯广州，
但这座城市真的给了我们很多
机会去实现自己的想法。

羊城晚报：你工作没几年
就获得了全国金话筒奖，当时
的情况还记得吗？

陈晓琳：说起来很好玩。
当时我给自己放了一个长假，
正在新加坡溜达呢，领导就打
了一个越洋电话给我，说：陈晓
琳你还回不回来？我要送你去
评今年的金话筒奖，但你要不
回来我就不送了。当时我也休
息够了，说那我回来吧。其实
对这个得奖的过程，我一直很
懵懂。当时送评之后，有一天
通知我说，你得了全国金话筒
奖。我说：啊，就这么简单吗？
我把自己关在一个空办公室里
想了想，然后告诉自己：对，就
这么简单，那就接着干活吧！

羊城晚报：记得当时得奖
的是什么节目吗？

陈晓琳：当时总共只能送
评 30分钟，我在里面塞了三个
类型的节目。第一块《战争叫
女人走开》，我采访了一个老红
军，还安排了老红军和老战友
的连线相认；第二块是父亲带
着女儿去妇联维权；第三块是
深夜清谈节目的一个电话连
线，这也是我的强项。后来我
听说，这 30分钟还成为了北京
某个传媒大学的教学案例。

羊城晚报：你当时得奖才 29
岁，可以说是“出道即巅峰”了。

陈晓琳：那年我确实是所
有金话筒的获奖主持人中年纪
最小的一个。

羊城晚报：电台做得那么好，
为什么后来又转型做电视了？

陈晓琳：这也算是当时广
东广播界的一个现象吧——你
电台做得比较成熟，就会被电
视台看中。但当时很多人劝
我，说我的形象在电视上没有
竞争力，电视界美女太多了。
我就不服气，拼不了颜，那我就
拼实力呀！（笑）

羊城晚报：你是学新闻出
身的，可以自己写稿子，这是你
的优势。

陈晓琳：没错，当时很多人
听说我自己写稿，都会很惊讶
甚至奇怪。其实当时我所有的
稿子都是自己写，因为我不愿
意念别人的稿子——不是念不
出来，就是语感不一样。

羊城晚报：所以在做主持
人的时候，你也没有放弃过练
笔头功夫。

陈晓琳：对，当年我做的节
目《晓琳话九州》就是一个新闻
评述类的节目。我一直没忘记
自己是个新闻人，做那个节目
是我觉得自己离新闻最近的一
段日子。

羊城晚报：说说你的成
长故事吧，你是广东人吗？

陈晓琳：我父母都是广
东人，所以其实我是非常地
道的广东人。但是后来我爸
爸参加三线建设，去了广西，
所以我在广东出生，却在广
西长大。不过兜兜转转，最
后还是回到了广东。

羊城晚报：回广东的契
机就是当主持人吧？

陈晓琳：说实话，因为我
是在北京上的大学，所以当
年我更喜欢北京，也有大把
机会留在北京。我是学新闻
的，如果留在北京，可能会去
报社或杂志社，但来广东却
可以去电台或电视台——我
真的很爱电台，这是当时我
来广东的最大动力。于是我
去了当时的广东电台，那是
在1988年。

羊城晚报：你为什么那
么爱电台？

陈晓琳：我小时候就听
广播，听齐越的有声小说《万
山红遍》。但我真正喜欢上
广播，还是快高考的时候。
当时我们学校的广播员毕业
了，要找一个新的来代替。
老师就找了一个跟我同桌的
北京同学，但这个同学私下
跟我讲：我才不要去，马上要
高考了，会影响考试的。我
一听，那我去啊！于是我就
自 己 跑 去 找 老 师 ：我 可 以
吗？当时我还操着一口南方
口音的普通话，就是“蓝瘦，
香菇”那味。（笑）

羊城晚报：到了大学之
后，还继续做广播员吗？

陈晓琳：到了大学之后
我又立刻报名去广播站，但
是人家没要我，因为那时候
我的普通话真的不行。不
过，大概一个月之后，我就学
会了标准的普通话，后来还
是进了广播站。

羊城晚报：在大学的广
播站学到了什么？

陈晓琳：当时诗歌很火，
我们最喜欢念一些舒婷、顾
城、北岛的诗，还有各地的来
稿、同学的来稿，都是文艺创
作。所以当时除了广播，也
涉及一些编辑工作。

羊城晚报：广东电台当
时是去学校招人的吗？

陈晓琳：对，广东电台去
招人的时候，学校也推荐了
我。当时老师介绍说，这孩
子不错，学的是新闻，在广播
站做过，而且能吃苦。能吃
苦的例子就是我参加过学校
组织的自行车考察团，一路
从北京骑到了延安。

羊城晚报：所以有体力
也是一个优点。

陈晓琳：哈哈，你不知道，
这个自行车考察团很难考。
唯一的考试就是拉练——从
学校骑车到香山，一路上自然
淘汰。这个团女生的名额本
来就少，所以我长了一个心
眼，觉得我一定要让老师看到
我。我一路都跟着老师梯队，
后来正好碰到某位老师的车
坏了，我还帮着修。

羊城晚报：所以说到底，高
考前做广播员并没影响功课？

陈晓琳：哈哈，所以我女
儿有时候做功课偷懒，我也
原谅她，毕竟当年我自己上
学 的 时 候 也 没 怎 么 干“ 正
事”。（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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羊城晚报：《烽 火·冼 星
海》是你第一次担任大型音乐
剧的编剧，怎么会突然做起音
乐剧？

陈晓琳：现在说起来好像
有点“凡尔赛”。（笑）其实当时
这个题材找了好几批人来创
作，广东和北京的作家都有，
但都没有写出来。当时负责
这个事的人是我曾经的工作
搭档，知道我可能行，就来问
我有没有兴趣，我说我可以试
一下。对方说，你也没写过
戏，要不这样吧，我找三个人
一起写。我当时就说：要不你
就相信我，要不我就不写了。
他想了一下，说，好吧，那你来
试试。

羊城晚报：第一次写音乐
剧，不觉得难吗？

陈晓琳：难啊，像《烽火·
冼星海》里面有54首歌，有30
多首是原创的，所以我还要学
习写歌词。但是难归难，这事
也很有意思。那种感觉怎么
说呢，就像整个过程中各种痛
苦，但最后你会有一种打通任
督二脉的感觉。

羊城晚报：你第一次写音
乐剧就得了很多奖。

陈晓琳：这部剧我觉得自
己更多是占了题材的便宜，因
为冼星海的故事就在那里，看
你怎么讲。另外，其实我对电
影、对戏剧也一直有接触。因
为当年我去澳大利亚留学，为
了快速学会英语，就规定自己
每天必须看一部英文原版电
影，连续看200天。最开始的
时候我还要拿一个“快译通”，
后来语言一下子就开窍了。
所以我的英语其实是跟电影
学的，但在这个过程中不知不
觉也有了一些戏剧创作上的
积累。

羊城晚报：舞台创作对你
的吸引力在哪里？

陈晓琳：那是一个把文字
组成故事，把故事呈现在舞台
上，最后再通过舞台上的呈现
跟观众产生共鸣的过程，这个
过程让我很痴迷。当我给第
二部戏《青天之端》做编剧的
时候，我就越来越享受这种创
作的乐趣。

羊城晚报：你在做舞台创
作的时候，并没有放弃主持人
的身份，如何兼顾？

陈晓琳：对，比如 2019 年
我就上台了100场，包括各种

访谈、节目、大型活动等。其
中也做了不少漂亮的品牌，比
如我们为汕尾做的“红色故事
会”，一下子就演出了 14 场。
所以我大多数创作剧本的时
间都是在晚上，有时候会写到
半夜一两点甚至三四点，但因
为在做自己觉得很有趣的事
情，就不会觉得辛苦。

羊城晚报：这几年你自己
组了一个团队，我看团队里的
同事都非常年轻，他们对你的
创作有哪些好的影响？

陈晓琳：对，我们的团队
平均年龄也就 30岁吧——这
还是在我的年龄拖后腿的情
况下！（笑）他们有些做过电台
电视台，有些就是各大院校毕
业的艺术生。我喜欢跟年轻
人合作，他们给我的创作增添
了不少活力。比如我做《烽
火·冼星海》的时候，我就确定
自己要写一群年轻人的抗日
故事，角色普遍只有二十多
岁。我也在里面加入了一些
年轻人视角的桥段。比如我
的剧本里有两个女人同时爱
上了冼星海，最后有一个为理
想而牺牲了。做《布衣院士》
的时候，我也把卢永根院士的
爱情写得很美，还做了歌舞包
装，演出之后很多年轻观众都
表示很喜欢。比如华农的学
生看完就说，他们过去对卢永
根院士的故事已经非常熟悉，
没想到还能这么演，听他们这
么说我也很开心。

羊城晚报：2021 年的潮剧
《望海潮》，你不但是编剧，还
第一次尝试做导演，又一次跨
界了。

陈晓琳：《望海潮》这部剧
我也加了很多年轻的因素在
里面。其实我觉得创作并没
有那么难，不就是讲故事嘛
——这么说会不会又有点“凡
尔赛”？哈哈。其实我的作品
也经常被提意见，比如我太喜
欢写爱情戏。写包公故事《青
天之端》的时候，我就编出了
另一条爱情线，后来被要求弱
化了。

羊城晚报：眼下还有什么
跨界的创作吗？

陈晓琳：我正在尝试自己
写一本小说，一个家庭伦理的
故事，但还没有写完。我的舞
台创作大多是别人找我写的，
但这个故事我自己决定要做
的。

才
开
始

才
开
始
！！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戏戏戏戏戏戏戏戏戏戏戏戏戏戏戏戏戏戏戏戏戏戏戏戏戏戏戏戏戏戏戏戏戏戏戏戏戏戏戏戏戏戏戏戏戏戏戏戏戏戏戏戏戏戏戏戏戏戏戏戏戏戏

陈
晓
琳

刚来广州很不
习惯，做主持却“出
道即巅峰”

跨界做舞台创作，
过程就像“打通任督二脉”

成立三八红旗工作室之后，
想鼓励更多女性

陈晓琳这个名字在
广东可谓家喻户晓。1988
年，广东人民广播电台筹备
成立广东新闻台，刚从中国
人民大学新闻系毕业的她
成为了一名主持人，深夜清
谈节目《孤独者联盟》安抚
了无数奋斗者的心，几年后
她获得了广播电视界的最
高荣誉——全国金话筒主
持人金奖。新千年陈晓琳
转战电视领域，主持了上百
台大型文艺节目，获得了电
视文艺星光奖特别奖，还拥
有了广东电视史上第一个
以主持人名字命名的新闻
评述栏目《晓琳话九州》。
但在事业最成功的时候，她
却选择了辞职留学，为人生
充电。

游子归来，陈晓琳正式
开启了 自己的“斜杠人
生”。第一次担任大型音乐
剧的编剧和作词，她创作的
《烽火·冼星海》便入选国家
舞台艺术精品创作工程重
点扶持剧目，荣获广东省精
神文明建设“五个一工程”
奖和第十三届广东省艺术
节优秀剧目一等奖。此后，
陈晓琳在跨界的路上马力
全开——作词、写诗、创作
报告文学……2020 年，陈
晓琳还当上导演，首秀竟是
一部潮剧！

今年，广东省妇联命名
了30个三八红旗工作室。
今年6月，陈晓琳广东省三
八红旗工作室在暨南大学
正式挂牌。近日，由该工作
室 制 作 的 沉 浸 式 话 剧
《1927·永远的红色》在广
州起义纪念馆正式开演，获
得各界好评。

“不管在什么年纪，都
要保持一种随时出发的精
神。”在接受羊城晚报记者
独家专访时，陈晓琳说，“我
觉得每个人都是如此，任何
时候只要你认定了一个目
标，就出发吧！”

《青天之端》参加广东省艺术节

陈晓琳广东省三八红旗工作室成立

潮剧《望海潮》

音乐剧《烽火·冼星海》

陈晓琳依然活跃在主持人岗位

陈晓琳


